
赵一媳妇端一盆脏水刚泼到院

子里，赵一便吼叫开了：“没长眼？ 泼

到我鞋子上了， 我刚洗的鞋还没干

呢。 ”

赵一媳妇也不是瓤茬， 叉腰瞪

眼也吼道：“你才没长眼， 洗的鞋为

什么不放高处？ 有本事给我往家挣

钱，在家吼叫算啥本事？ ”

赵一的火气上来了，接着吼叫：

“我没本事挣钱，你有本事挣钱让我

看看？ ”

你一句，我一句，吵架声逐渐增高，

直吵的鸡飞狗跳，树叶乱掉。

吵架声惊动了左邻右舍， 大家

纷纷过来劝架。 男人们劝赵一消消

气，好男不给女斗。 女人们劝赵一媳

妇别生气，别给赵一一般见识。

男人们把赵一拉进了北屋 ，赵

一又是敬烟又是倒茶。 完了还打开

火，哧哧啦啦炒了几个菜，打开了一

瓶酒，

女人们把赵一媳妇拉进了南

屋， 赵一媳妇又是拿花生又是拿瓜

子。

当劝架的男人们从北屋出来

时， 一个个猴屁股似的脸上露着笑

容，喜滋滋地回了家。 赵一望着空盘

子空酒瓶，苦笑着摇了摇头，平时自

己还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呢。

当劝架的女人们从南屋出来

时，一个个说说笑笑回了家。 赵一媳

妇望着一桌子空花生壳空瓜子壳，

长叹了一口气， 这些东西平时自己

还不舍得吃呢。

钱二和孙三在地里浇地。 一条

水沟，两家都有足够的理由想先浇，

两家又都有更加足够的理由不让对

方先浇。 于是，钱二和孙三便吵了起

来。 在地里干活的人们赶紧过来劝

架。

有人劝钱二消消气， 因浇个地

吵架伤身子划不来。

有人劝孙三消消气， 浇个地犯

不上生这么大气。

劝钱二的人和钱二一起回了

家。 钱二忙让媳妇去镇上买菜买酒。

劝孙三的人和孙三也一起回了

家。 孙三也忙让媳妇去镇上卖菜买

酒。

从此， 村子里便养成了一种习

惯，吵架者要请劝架者客。

从此， 村子里又出现了一种现

象，要是有人一吵架，立马会有一些

人忙去劝架。 吵架着嗓门高，生怕吵

的没有理。 劝架者嗓门更高，生怕吵

架者听不见。

村子里便经常可以看到有人骑

着车急匆匆向镇上赶去，卖菜买酒。

村子里便经常弥漫着酒菜的香味。

农家过日子，柴米油盐醋，锅碗

瓢勺盆，吵架拌嘴瞪眼睛，骂爹骂娘

骂孩子，都是平常事。

吵架的多，劝架的更多。 请客的

有，被请的更有。 赵一灵机一动，把

南屋朝外开了一扇门， 开了一间小

卖铺，除了卖烟卖酒外，还卖做好的

菜。 有花生米、豆腐干、猪头肉等等，

都是下酒菜。 村子里再有人吵架请

客，便不用往镇上去了，赵一的铺子

里就有现成的。

吵架的还在吵，劝架的还在劝。

吵架的也当过劝架的， 劝架的也当

过吵架的。 你请过我的客，我也请过

你的客。 你吃过我，我也吃过你。 吃

的家中储蓄减少， 吃的家中捉襟见

肘。 而赵一却被人吃的生意兴隆，财

源滚滚。

村里人明白了， 这劝架请客原

来是赵一夫妇俩玩的计谋， 他们好

坐收渔人之利。

村里人明白后便不再吵架了 ，

吵不起架了，请不起客了，花不起钱

了。 不但不吵了， 甚至连话也少说

了，见面只是点一下头，或抬手比划

一下，心里明白就行了。 村里人怕话

说多了，万一哪句话说的不妥了，不

当了，再引起吵架。

久而久之， 村里人便干脆不说

话了，全村人竟然装起了哑巴。

这事惊动了上面一位领导 ，领

导来村里调查。 任凭领导说破了嘴

皮，全村没一个人回答他一句话。 领

导只好改问话为写字。

领导写 ： “为什么不说话 ？ ”

村里人写：“怕吵架。 ”领导写：“为什

么怕吵架？ ”村里人写：“怕劝架。 ”领

导写：“为什么怕劝架？ ”村里人写：

“怕请客。 ” 领导写：“为什么怕请

客？ ”村里人写：“怕花钱。 ”领导写：

“为什么怕花钱？ ”村里人写：“怕赵

一挣钱。 ”

领导看着满纸的一问一答 ，他

疑惑满腹。 为什么怕一个人挣钱，而

全村人都要装哑巴呢？

然而， 让领导更想不到的事还

在后头。 时间长了，习惯成了自然，

全村人居然真的成了哑巴———当他

们希望开口说话时已经发不出声

了。

一个专家组进了村， 尽管专家

们个个医术精湛， 设备件件先进科

学，终究也未能让村里人重新说话。

最后专家组无奈地在治疗报告中写

到：此异症已非医学所能解决，需其

他学科共同参与方有治愈之望……

那一年，丈夫忽然病倒，家里只

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哪有治病的

钱？ 儿子说：我来想办法。 儿子果然

有办法 ，一次又一次 ，不断地往医

院送钱。 她疑惑，儿子怎么忽然长

本事了？ 这钱，怕是来路不明吧？

知儿莫如母，她的预感很快变

成现实 ，原来 ，为了给父亲筹备救

命的钱， 儿子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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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抢劫案。

法律不会因孝心而柔软，他被判无

期徒刑。

得知这一噩耗，丈夫气得一命

呜呼 ， 年轻的儿媳扔下九岁的女

儿，绝情离去，她也一病不起。

但只在床上躺了两三天，她命

令自己必须站起来。 儿子遭遇了人

生中这么大的一个坎儿，如果没有

母亲的帮助，他怎么迈得过去呀？

她决定去监狱看儿子。 除了种

好那几亩薄田 ， 她到山上挖蒲公

英，捡地衣，摘野蘑菇，一切能换成

钱的东西都燕子衔泥似地搬回家。

两年后，终于攒够了路费。

那天她早早起床，带着孙女和

干粮，坐上了开往监狱方向的车。

下车后，祖孙两人发现不多的

路费被偷盗一空 ，而到监狱 ，还有

四十公里的路要走。 这四十公里，

她们走了整整一天， 到达监狱时，

却被告知，得知家庭变故的儿子意

志消沉， 正因不服劳教被关禁闭，

不能会见。 一向坚强的母亲顿时坐

在台阶上豪啕大哭。

最终，了解情况的监狱领导破

例让他们母子相见。

她伸出粗糙的手指，一遍又一

遍整理自己破旧的衣衫，梳理自己

稀松花白的头发，想要自己不至于

显得太苍老。 但是，看到母亲的那

一刻，儿子还是哭了，一个劲儿说：

妈，儿子对不起您！ 让您受罪了！

她哆嗦着嘴唇，用不多的词汇

劝导儿子：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改

造？ 家里有我在，你操什么心？ 只要

我活着一天，就会抚养你女儿，支撑

起这个家！

母亲的到来，让意志消沉的儿

子再次充满了斗志。

走出监狱的那一刻，她在心里

给自己定了两个“硬指标”：一，每半

年到监狱看一次儿子，帮助他改造。

二，再苦再难也要供孙女上学。

她养了猪、鸡、鸭，每天五点钟

起床，到山上割野草给牲畜当饲料，

摘野蘑菇给孙女改善饮食，每天晚

上陪孙女坐在灯下温习功课。 甚至

一次又一次跑到学校，跪求校长先

让孙女上学，学费她慢慢补上。

在她的苦心经营下，家慢慢地

焕发了生机。 孙女以优异的成绩一

路考上初中、高中，又以状元身份考

入大学。 儿子也积极改造，参加了

机械维修培训班，很快成为监区的

技术多面手，从无期徒刑

改为有期徒刑后，又先后

获得三次减刑奖励。

收到儿子寄回的

减刑裁定书 ，她让孙

女足足念了三遍 ，一

会哭，一会笑，激动得

像个孩子。

她坚守着自己定

下的规矩 ，至少每半

年去看一次儿子 ，给

他带去浓浓的爱意和

朴实的鼓励。 整整十

二年，从监狱到小山

村 ，再从小山村到

监狱 ，她用脚步在

这条路上丈量

了六十多次 ，

行程加起来早

已超过一万公

里。

一万公里

的距离 ，是母

亲所能给的最

朴实无华的关

怀，如果需要，

她会将这个距

离变成两万公里 、

三万公里……

经评选，上月本刊最佳原创文学作品

为许保金的小小说《谁也不认识》（原文见

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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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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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以下是评委韩达的

点评：

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种高于，在

于文学意义的形而上高于现实的形而下。

《谁也不认识》 这篇小小说初看起来荒诞，

不符合现实常理。 但在文学意义上恰恰脱

离了形而下，达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这种形

而上是指作者的书写脱离了现实层面而指

向了人的灵魂。 大多数人在现实中不可能

化那样的浓妆，但在灵魂的层面，每个人都

给自己化了浓妆， 不肯坦露自己灵魂的真

实，以致于谁也不认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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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引发的深思

□

黄道炫

历史研究永远面对着昨天， 无论昨天

是梦魇，还是仙境。

不过，既往的经验显示，梦魇经常是现

实，仙境却仅存在于想象之中。

辛亥革命曾经是

20

世纪中国政治上

占据话语权的各派力量共同推崇的一场政

治运动， 政治的需要多少使其带上了神化

的色彩。近年，这场革命不容置疑的地位有

所动摇，我想，这应该是认知的一种进步。

任何一个政治事件， 当其被推上尊崇的地

位时，关于它的讨论就无法正常进行，没有

充分讨论的历史当然不是真正的历史。

袁伟时先生大概是比较早对辛亥革命

圣殿提出质疑的一位研究者， 新近出版的

访谈集《昨天的中国》一书中，几乎有一半

的篇幅都在谈论辛亥革命。从这些访谈中，

可以看到， 袁先生对辛亥革命不乏辛辣质

疑的言论，对国民党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

极而言之，甚至以为辛亥革命“实际上只是

更迭了少数民族政权”。

必须说，访谈和深思熟虑的论文不同，

经常只是临机的语言，而且受环境、谈话气

氛、对话者引导等影响，有时会有一些并不

一定完全代表自己想法的判断冒出，或许，

袁先生关于辛亥革命的上述说法只是一时

冲口而出的失语。 因为，在其他访谈中，袁

先生也承认，辛亥革命后，“一个现代政府、

现代国家的雏形已经展现出来了”，这当然

不是简单更迭少数民族政权的意义可以涵

盖的。

不过， 即使对辛亥革命这些意义的承

认， 袁先生也愿意把其放在北洋时期加以

肯定，这一时期在袁先生看来，政治进步、

经济发展、言论自由，似乎是一个未曾被发

现的乐土。 的确，对北洋时期的重新发现，

是近年学术界重新评估过往历史的一个重

要内容，也取得一些令人注目的成果。但矫

枉不必过正， 以最被称道的所谓言论自由

而论，这一状况的出现，和当时无法形成统

一的中央权威， 各派政治力量均挟武力角

逐于权力场中， 几无余力关注其他大有关

联。 清流言论，在手握重兵的武人手中，或

借以重己势， 或弃之如敝屣， 聊备一格而

已。 所以，文人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自由，

只不过武夫眼中暂时顾不上的菜碟。 没有

政治和社会自由的保障， 言论自由岂非无

源之水， 而在北洋时期这一胜者为王的枪

杆子时代，政治自由又从何而来，难道指望

大兵重重包围下的国会吗？

每一时代都有其自身的背景， 简单的

附会并不一定合于当时的时代。

20

世纪中

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要从过去的中

国找到当今的影子， 不能说没有必要和可

能，但已经埋藏着不少的陷阱。袁先生怀抱

着对现实、未来的忧思，回望百年中国，其

学术关怀值得予以充分尊重。进一步看，历

史学者需要现实的关怀，但有时候，套用一

句用得很俗的话：距离也是一种美。

(

作者介绍：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民国史、中

国革命史研究，著有《张力与限界：中央苏

区的革命》、《民族存亡的搏斗：

20

世纪的

中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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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公里的母爱

□

汤园林

我诞生于共和国成立前夕 ，我

和共和国一起成长。 在共和国这个

伟大的国度里， 我作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法定货币， 在经济领域里流

通，在建设事业中奠基，在国际贸易

中举足轻重， 在人民生活里休戚与

共……

别看我只是无声无息的一纸票

面，其实我的感情世界丰富得很哩！

我知道，人人爱我；但我，不一定都

爱人人。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

一点都不错！ 我崇敬那“达则兼济天

下”的仁者，他们把我慷慨地捐向灾

区，无私地资助希望工程，大度地做

着公益事业； 我喜欢工薪阶层加薪

后笑靥如花的表情， 喜欢勤劳致富

的“王老五” 把我一五一十、十五二

十地反复数来数去那憨厚可爱的样

子； 我怜悯还处在贫困线上的平民

直欲把我“掰成两半”来应对物价飞

涨的喟叹； 我厌恶那些心比煤黑的

矿主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的奢靡；我

憎恨赌徒把我押到赌桌上、 毒贩把

我当毒资的罪恶勾当！ 最令我深恶

痛绝的是贪官污吏用我大炒房地

产、用我包养二奶小三，然后举家潜

逃到异国世代尽享富贵……这些丧

尽人格、国格的丑陋的“中国人”！ 这

些不齿于人类的败类！ 可叹堂堂正

正的我竟成了“黑钱”被“洗”，被兑

换成了美元、加币、英镑、法郎……

情何以堪！ 我欲哭无泪！

我只想为国为民做清清白白 、

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事，但是，俗

世红尘玷污了我， 我简直要出离愤

怒了！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 当今社会上，还有一

些不良分子恣意污损我， 在我身上

乱涂鸦， 使得庄重靓丽的我无端被

毁容；有不法分子利欲熏心，以高科

技手段仿冒我， 胆大妄为地制造假

币，严重地扰乱市场经济；更有层出

不穷的骗子无视国法，践踏民生，丧

心病狂地制假售毒以牟取暴利———

君不见市场上假货琳琅满目， 有毒

食品如地雷遍布。 我作为人民币，是

人民大众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

然而他们却换不来自己赖以生存所

需的安全放心食品！ 说真的，谁也不

愿意饮鸩服毒呀， 可是人总得充饥

果腹啊！怎么办？我只能为他们一掬

同情之泪啊！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金银

忘不了。 终身只恨聚无多，聚到多时

眼闭了。 ”《红楼梦》 中跛足道人的

《好了歌》正是对拜金主义者的谆谆

劝喻，更是对贪官污吏的有力警示。

愚氓犹可训，鬼蜮必成灾。 诚愿政府

健全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

法，重拳出击一切危害、践踏和破坏

货币法的不法分子。

还我圣洁，还我尊严！

人民币述怀

□

陈洁扬

陈晓东在国外考驾照， 听朋友

说路考非常严， 考官想尽办法难为

学员，甚至不惜下“套”，可陈晓东没

当回事。

这天到了考场， 考官是个严肃

的中年男人，车开了一段，考官突然

说：“左拐，我要上厕所。 ” 陈晓东不

敢怠慢，地方到了，考官却没下车，

而是说：“这条路口不能左拐， 你违

反了， 没通过考试。 ” 陈晓东很委

屈：“是你着急要上厕所让我这样开

的。 ”考官笑了：“你必须听法律，而

不是车里某人。 ”

第二次， 考官换成个金发碧眼

身材高挑的美女。 美女看陈晓东紧

张，就主动找话题和陈晓东聊天。 一

来二去，陈晓东彻底放松了警惕，和

人家天南海北一通神聊。 考试结束，

美女笑着说：“对不起， 因为您开车

一直热衷聊天，这极为危险，所以暂

时不能拿驾照。 ”

事不过三，陈晓东依旧不信邪。

第三次的考官是个和蔼可亲的胖老

头，有了前两次的教训，陈晓东学乖

了。 上了车，老人瞅见驾驶台上有个

熊猫玩偶，就说：“这个真漂亮，我去

过中国 ， 我孙子特喜欢那儿的熊

猫。 ” 陈晓东不搭腔，弄得老头很尴

尬。 不过路考倒挺顺利，老头一个劲

地夸陈晓东技术好， 而陈晓东依然

不搭话，只是专心按交规开车。

回到车场，老头向陈晓东祝贺，

考试通过。 陈晓东不敢相信自己的

耳朵， 高兴之余感觉刚才对人家过

分了，想到这他拿起那个熊猫玩偶：

“谢谢， 这个送给您孙子做个纪念

吧。 ”

老头很惊讶：“真给

我？ ”

陈晓东点点头

说：“过关还不是多

亏您关照？ ”

老 头 脸 一 板 ：

“对不起， 考试成绩

作废。 ”

怎么翻脸真比

翻书还快，陈晓东急

了：“又犯哪条了？ ”

老头一瞪眼：“向考官送东西是

行贿，这涉及人品。 开车技术不行短

期能练习提高， 人品要有问题就得

认认真真反省。 ”

考驾照

□

佚 名

吵架

□

许保金

女人面色黝黑，身体圆滚滚的，大大咧

咧地坐在沙发上。 脸让化妆品涂抹得油光

铮亮。 文眉、涂着重重的口红，让人联想起

殡仪馆里的遗容。

她用居高临下、 颐指气使的口气问：

“你有

1.70

米吗？ ”

徐长在说 ：“年轻当兵体检时是

1.71

米，去年体检成了

1.69

米，不知怎么就抽

抽了。 ”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没有。 ”

老徐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个两厘米的

距离：“差这么点儿就能看出来？ ”

她说：“人不差寸，就这么一点，人就显

得矮很多。 ”

老徐问：“这重要吗？ ”

她说：“男人身高

1.70

米是底线，我喜

欢高个子的，男人长到

1.80

米那才叫挺拔

和够个儿。 ”

老徐想：也不看看你自己，穿着高跟鞋

还不到

1.60

米。

她又问：“你哪年生人？ ”

老徐说：“

1956

年。 ”

她故作惊讶地说：“比我大这么多！ 我

1964

年生，比你小

8

岁耶！ ”

老徐想： 来之前介绍人难道没有跟你

说过？ 何必如此。

这是同事田姐给老徐安排的一次相

亲。女方之所以表现得趾高气昂，是她自己

认为条件比老徐好。她是个富婆，开着丰田

来的。她原本是个农村妇女，老公当了县长

以后直接安排在了县政府有编制的部门。

后来，老公升任副市长，为了再要一个孩子

和她离异了。她原本有个儿子，早些年夭折

了。为了补偿，前夫一次性就给了她几百万

财产。老徐却是一个普通科级干部，工资才

两千多，老婆前年病故却儿孙齐全。

老徐一照面就不喜欢她。 他喜欢长相

清爽一些的，她不仅皮肤黑而且浓妆艳抹，

让人感到很俗气。本不想和她交谈过多，她

却喋喋不休地提问：“喝酒吗？ ”

老徐说：“男人哪有不喝酒的。 ”

又问：“抽烟吗？ ”

老徐说：“抽，一天一盒多呢。 ”

她说：“我最讨厌抽烟的人了， 臭烘烘

的。 ”

老徐说：“可能改不了。 ”

田姐见气氛不对， 赶紧插嘴：“别看老

徐貌不出众，可是有名的大才子，每年发表

不少小说呢。 ”

女人就问：“一篇材料 （机关人习惯这

么叫）能得多少稿费？ ”

老徐说：“我是写小说和故事的。 不同

刊物不同标准，几百元也是它，几十元也是

它，还有不给稿费的呢。 ”

女人蔑视地说：“还不如我打一晚麻将

挣得多呢。田姐，你猜我前天晚上一把胡了

多少？ ”

田姐说：“你来往的那些人， 不是领导

夫人就是二奶，最次也是商界女强人，玩得

自然大。不像我们，偶然玩玩也就一元两元

的。 猜不出来。 ”

女人说 ：“我们一下就是

100

元的底

儿。 那天来了一副千载难逢的好牌， 清一

色、一条龙、门清、调将加自摸，又是坐庄，

一把就赢了几千元。 ”

然后，俩个女人就说起了逛街、美容、

养生、喂狗的话题，把老徐甩在那儿很是尴

尬。想呆，呆不下去，想走，又怕人家说没礼

貌。

正在这时， 门铃响了， 田姐赶紧去开

门，进来一个长身女人。

她叫杨蕙兰，也是老徐和田姐的同事，

单位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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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上下，老公去年车祸去

世。老徐和她平时关系很随意，不时开些玩

笑，一向戏称她为“大洋马”。小自己整整十

岁，又比人家矮，她还有个上大学的男孩，

也考虑过负担重，从来没往搞对象方面想。

她显然是随意串门的，开始很意外，但很快

看出了端倪：“你们有事吧？ 我来的不是时

候。 ”

田姐说 ：“没事没事 ， 都是偶然碰到

的。 ”

她看看老徐：“是不是相亲啊？ ”

老徐说：“胡说。 ”

杨慧兰坐下后， 一些话题自然又围绕

她说。说着说着就说到身高上，田姐问：“蕙

兰，你到底有多高？ ”

杨慧兰说：“穿平跟鞋

1.72

米”。

老徐就接话说：“其实高个子女人也让

人看着特别舒展。别看我不高，也喜欢高个

儿女的。 ”

杨慧兰就说：“喜欢也没见你向我表示

过。 ”

老徐说：“太熟了，不好下手啊。 ”

杨慧兰笑骂：“坏死了！ ”

相亲女人咳嗽了一下，脸色十分难看。

毕竟，人家才是主角，这么类似打情骂俏是

不合适的。

眼见就到了午饭时间， 老徐说：“我请

你们三人吃饭吧。 ”

相亲女人说：“改天吧。 ”

田姐也说：“俺老张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就不去了。 ”

杨慧兰却不合时宜地说：“你们不去我

去，听说老徐一年挣不少稿费，早想宰他一

回。 ”然后问相亲女人：“您不介意吧？ ”

女人脸更加阴沉：“随便！ ”

于是， 老徐就对杨慧兰说：“我家门前

新开了一家京东馅饼店，饭地道，装修也典

雅，咱就吃它。 ”

杨慧兰痛快地说：“行。 ”

然后，大着胆子拉住杨慧兰的手，见她

不挣脱，就携着手一路走出去。

相亲

□

徐 宁


